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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与海棠的渊源，并不是一
句“他有浓浓的海棠情结”所能概括
的。

东坡曾借用杜甫旅居成都四
年，却不曾为蜀中海棠赋诗的典故，
解释自己为何没有赠字给营中女子
李琪。据《春渚纪闻》记载：东坡在黄
州时，每逢宴集，常常乘兴挥毫，不
吝将笔墨赠予旁人。营中侍宴的女
子，若是求扇面、题衣带，他也时有
应允。有个叫李琪的女子聪慧知书，
东坡也常常对她多有好感，却始终
没有给她留下墨迹。等到东坡将要
调任汝州，众人设宴饯行，酒酣之
际，李琪捧着酒杯上前拜请，拿出领
巾求他题字。东坡打量她许久，让李
琪研墨。墨磨浓后，他提笔写下：“东
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写完便放下笔，袖手和宾客说笑。在
座众人议论，这两句词句平实，而且
没有写完，不知用意何在。宴席快要
结束时，李琪再次叩拜请求续句。东
坡大笑：“差点忘了收尾。”接着提笔
续写：“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
不留诗。”满座宾客纷纷叫好，尽兴
而散。

在苏东坡生活的年代，巴蜀一
带海棠广植。仅成都一地，金谷园、
燕王宫、碧鸡坊以及锦江两岸，都栽
种着大片海棠。南宋诗人陆游有诗
云：“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
下无。”东坡曾数次到成都，却没有
留下吟咏海棠的诗篇。

嘉祐四年（1059 年），东坡与父
亲苏洵、弟弟苏辙及全家老小沿岷
江、长江顺流而下，走水路取道京城
开封。一路上，父子三人以诗唱和，
留下诗作 173首，汇为《南行集》。遗
憾的是，三苏父子均无一诗吟咏海
棠。要知道，三苏父子途经之地随处
可见广植的海棠，还游历了独具魅
力、被誉为“海棠香国”的嘉州（现四
川乐山）和昌州（今重庆大足、永川、
荣昌一带）。

这似乎是东坡在用他的前半生
说，我亦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
诗。

这是东坡留给后世的一道谜。
经考证，东坡写海棠的诗有 8

首，词 1首，文 2篇。第一首诗是《寓
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
株，土人不知贵也》。此诗作于东坡
贬谪黄州的第一年，即元丰三年
（1080年）。

那一年，初到黄州的东坡郁闷、
烦躁、痛苦。他整日枯坐江边，以石
击水，聊以打发孤寂时光。一日，在
定惠院之东的小山岗上，一株盛开
着花朵的树木，映入东坡眼帘。

那树形，那花容，那神韵，东坡
似曾相识。难道是它？东坡有点不敢
相信自己。他揉了揉眼睛，再凝神细
看，果然是家乡的海棠。

这令东坡又惊又喜！
满树繁花静静绽放，如同漫漫

长夜里，来自故乡的一点星光，这样
的相逢，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

东坡睁大双眼，目不转睛地望
着那抹来自家乡的温暖亮色，阴云
密布的内心渐渐敞亮起来。

诗意如一粒海棠种子，不经意
间就在东坡的心里生根、发芽。他不
顾友人劝告，当即吟成长诗一首。

先生说，我闲来无事，随意走
走，竟想不到，在这荒僻之地，杂花
丛中，与家乡珍物邂逅：“忽逢绝艳
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海棠呀，你从哪里来？你是从我
的家乡巴蜀来的吧？“陋邦何处得此
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海棠呀，你是怎么来到黄州的
呢？是鸟儿把你衔来的吗？“寸根千
里不易到，衔子飞来定鸿鹄。”

海棠呀，你是冥冥之中对我的
暗示吧？“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
人在空谷。”

面对这份来自家乡的慰藉，东
坡终于敞露心扉：“天涯流落俱可
念，为饮一尊歌此曲。”一个“俱”字，
东坡把海棠，与自己紧紧地捆绑在
一起。

这首诗，见证了东坡的苦闷，也
见证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影响。也可
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
东坡抵达黄州之后，才写下了有关
海棠的诗作。

东坡自三十三岁离开故乡，就
再也没有回来过。但他并未真正脱
离故乡，或者说，他只是肉体的脱
离，在精神上，他不断从故乡的土壤
中汲取养分。譬如眼前的海棠，即使
前半生未从它身上获取，今天，直至
未来，也要从它身上吸个够！

东坡获得朝廷“量移”离开黄
州，拖着贬谪之躯来到宜兴，邵民瞻
等友人不惧连累，热情相待。在邵氏
陪同下，东坡买田置地，在宜兴安了
家。东坡似乎觉得其他东西都无法
表达他对邵氏的感激，唯有海
棠———这个可以与故乡画等号的名
花，才具此功能。故而，东坡在邵氏
庭院，亲手栽下一株海棠，并手书
“天远堂”匾额相赠。

邵氏庭院的这株海棠，以其顽
强的生命力，抵御台风，抵抗烈火，
抵御时间对生命的侵蚀；走过春夏
秋冬，走过风雨雷电，走过宋元明清
直至今天———它就是如今宜兴东坡
海棠园的那一株，每年春天，鲜花盛
开。

这株海棠，既是东坡的乡愁，也
是先生坚韧不屈、达观向上的生命
指征。是东坡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
财富，历久弥新。
（作者系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

会会员）

我与浪漫无缘。这话是妻子说
的，说了还不止一次。我们家的日子
过得很简单：上下班，辅导女儿作
业，剩下的时间，我几乎都“钉”在电
脑桌旁，敲击文字。文字是我的营
生，也是我的沉默。

时至初秋，温江的天气忽然温
柔下来。妻子发来一个链接，附了一
句：你该出去走走了。打开链接，标
题很抢眼：温江最浪漫的小镇———
和盛。我向来对这类标题心存戒备，
但那几天秋阳正好，又恰逢周末，我
想，那就去逛逛。地铁转公交，再步
行一程，将近一个小时，到了和盛。

说来惭愧，在温江住了近十年，
我对四周的场镇却知之甚少。人对
身边之地的漠视，大约是一种普遍
现象。温江有川西坝子独具的松弛：
河网密布，花木遍野，城市与田园紧
紧相依。新城的繁华之外，还藏着几
座原汁原味的老场镇。城区西北方
向大约十公里处，杨柳河缓缓流淌，
河畔静卧着这座百年老场镇。老一
辈人不太说“和盛”这个名字，他们
说：舒家渡。

刚到场镇口，我问路的时候，遇
到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她穿一件
素色衬衫，外套一件蓝色的长衣，袖
口卷着，胳膊下夹着几本作业本，一
问才知，是镇上小学的老师。听了我
的来意，她笑了，说你算问对人了，
正好顺路，我带你走一段。

于是这一路上，她成了我的向
导。她讲得眉飞色舞：哪家的豆腐脑
三十年没换过味道，哪条街的梧桐
最先黄，老茶馆的老虎灶几点生火。
讲这些的时候，她不像在介绍景点，
倒像在念叨一个不听话又讨人喜欢
的弟弟，每说一样，都要先“哼”一
声，再笑起来。她说，要了解和盛，得
先去舒家渡。这名字从她嘴里说出

来，带着一种笃定的亲昵，像在说一
位自家长辈。我问她：“那‘和盛’两
个字又是怎么来的？”她想了想，说
老辈人传下来一句话，是个好彩头，
具体怎么讲，她也说不清了，“要不
你回来查查县志。”到了岔路口，她
摆摆手走了，走两步又回头喊了一
句：“茶馆里头莫要坐门口，坐天井
边！”我竟忘了问她的名字，也没有
留下联系方式。一个上午的萍水相
逢，就此散在风里。

进镇之前，先走了一段温玉路。
数十年的梧桐树在半空织成一条浓
密的长廊，秋阳从枝叶缝隙间漏下
来，洒了一地碎金。此刻路上人少，
光斑缓缓移动，仿佛时间放慢了脚
步。

进了镇子，扑面而来的是一种
奇特的分裂感。这里隔天赶场：单号
赶场时，整条街像被掀了起来，吵嚷
喧腾；双号它又安静得像一只午后
的猫，趴在石阶上晒太阳。我到时正
好是双号，又在心里想象着单号的
样子。听人说，赶场的清晨最先到的
是吆喝声，天还没亮，摊位就沿大桐
街、烈士街一路铺开。青菜还挂着露
水，红皮萝卜堆成小山，莴笋、芹菜、
金花菜沿青石旧街次第摆开。最有
味道的，是那些守着“一丈天地”的
老行当：修鞋的、配钥匙的、弹棉花
的、拔火罐的、理发的、修钟表的、缝
衣的，各自占着一方小小的位置，老
手艺人端坐摊前，一针一线，一锤一
钉。这些手艺在别处正快速消失，在
这里却还固执地活着，像老屋里不
肯搬走的旧家具。

大桐街、烈士街、兴盛街还保留
着典型的川西穿斗式木构瓦房。我
喜欢逛这样的老街。房子歪歪斜斜，
木纹斑驳，却给人一种难得的踏实
感，仿佛那些木头还在呼吸，还在替
住过它们的一代代人记得一些事
情。很多民居是“前店后居”的格局，
穿堂进深很长，后院里种着花草。人
在这样的房子里，心一下就静下来
了。

老街深处，有一座始建于 1916
年的舒家渡老茶馆，至今还用着老
名字。一走进去，先看见百年古木，
然后是老虎灶、铜壶、密密匝匝的竹
椅。一碗盖碗茶，茶客可选三块或五
块的，能坐一下午。

我要了一碗茶，记着姑娘的话，
挑了张靠天井的竹椅坐下。烧水的
中年妇女提着长嘴铜壶，从老虎灶
那边慢慢踱过来，滚水冲进盖碗，茶
叶翻一个身，又沉下去。她添完水，
回到灶边坐下，跟邻座的老主顾有
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菜价、孩子的成
绩，声音低下去，又浮上来。竹椅不
时吱呀一声，像翻了个身，又眯着
了。檐口的光斑从桌腿爬到青砖上，
又慢慢爬远。有个老者趴在桌上打
盹，茶盖半掩着碗口，一丝水汽也不
肯跑。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记，
就那么坐着。水是滚的，日子是慢
的。我竟有点不舍得喝完，喝完了，
好像就得起身走了。茶凉到一半，我
才明白那位姑娘说的“了解和盛”，
也许不是要看什么，而是要这样坐
一坐。恍惚间想起妻子那句“我与浪
漫无缘”，此刻倒觉得，她说得也对

也不对，至少这碗三块钱的茶，比任
何精心安排的浪漫都更接近浪漫。

镇上另一样活着的传统，是味
道。听那位姑娘说起，镇上的酱园厂
就在前头，我便循着路去了。还没到
大门口，就先闻见了空气里发酵的
微酸与豆香。断断续续有顾客拎着
空瓶进来，守门的师傅指一指柜台，
顾客便熟门熟路地过去了。柜台边，
一位姑娘正忙着招呼人，桌上支着
手机，屏幕上是还没发出去的推文，
酱缸配着一句“晒足一百八十天”。
见我在门口张望，她热情地招手：
“进来嘛，我带你转转。”聊了两句才
知道，她是厂长的亲侄女，从学校毕
业就回了镇上，在叔叔手下管着公
众号和网上的铺子，拍照、写文案、
回订单，一人包干。“叔叔们守缸，我
守手机。”她说得轻巧。

她领我穿过厂区，一路讲当年
郑、彭两家的酱园如何在这镇上起
家，如何在缸边守了半辈子。露天晒
场上，近百口老酱缸排开，缸盖掀起
又盖上，让阳光进去，时间进去。淋
出来的酱油叫“滴窝油”，质浓色鲜，
如今已列入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她推文里的照片，也大多是
在这片晒场上拍的。“城里人就爱看
这个，缸摆得越旧，他们越买账。”门
口又有顾客拎着空瓶来了，她小跑
过去，回头冲我一笑。

站在那片晒场边上，看那些顾
客心甘情愿拎着瓶子一趟趟地来，
我忽然明白了：人们买的不是酱油，
而是被时间郑重对待过的东西。还
有老字号的孙氏手工糕点，以及历

史可追溯至清代的酱园和醋坊，都
一样，都是时间的手艺。

但和盛给我的触动，不止于这
些可以嗅到、尝到的旧日子，还有脚
下这片土地的历史。我从田埂上走
过，一低头，就与四千年打了个照
面。所谓历史，从来不在远方，就在
脚下。

烈士街原名“麻扎街”，街的中
段，立着一座川西剿匪殉国烈士纪
念碑。碑有九米多高，立在与它差不
多高的闹市中间，倒显得四周更喧
闹了。我在碑前站了一会儿。卖菜收
摊回来的老人把空筐捆在背篓上，
经过时朝碑那边略偏了偏头，算是
打了个招呼，又赶着回家烧饭。杨柳
河水日夜流淌，从未干涸。

老街南端，还有一座陈公馆，建
于民国年间，三进式合院，中西合
璧，主人陈吉三，据说早年家贫，卖
过油糕，发迹之后在火神庙旧址上
办起了和盛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
学。如今屋顶的青瓦落了大半，野草
从台阶缝里挤出来。我站在门外望
进去：正对大门的天井还在，四水归
堂，风从三进的穿堂里过，在天井里
兜一个圈，发出低低的、空空的回
声。我忽然想到，当年这回声里裹着
的，该是放学孩子的笑闹、堂屋里的
茶话、雨打青瓦的声浪；如今人散屋
空，天井却还替这座院子收着声音，
一天一天，原样奉还。街上老一辈人
还在讲陈吉三的故事，讲的时候语
气里还有几分敬意。房子塌了，故事
还立着；声音走光了，回声还在。

公馆门外，杨柳河不远处，就是
舒家渡水坝。清乾隆年间建起的安
阜桥，让渡口退出了历史；如今坝上
的仿古廊桥，又被列为成都市历史
建筑。牌匾上“舒家渡”三个字清晰
依旧。渡口没了，渡口还在。它渡的

早已不是人的脚，而是人的记忆。
镇上的人告诉我，和盛正在建

影视产业园，摄影棚一排排立起来
了，短剧、广告、影视剧陆续开拍。我
听了，忍不住想：等剧组的灯亮起
来，那些守着“一丈天地”的老手艺
人，会不会被请去“还原”他们本来
就在过着的日子？好在这样的担心，
眼下还只是担心。何况这个镇子其
实早就“上网”了。酱园的姑娘把老
酱缸拍进推文，城里人看得津津有
味，可缸还是那口缸，日头还是那个
日头。走在老街上，赶场的日子照旧
隔天轮转，酱缸照旧在晒场里慢慢
呼吸。我于是更愿意相信，这个镇子
的底气，不在于它接下来要扮演什
么，而在于它从来不打算扮演什么。
它就是自己的样子：单号喧腾，双号
安静，酱油在缸里慢慢发酵，碑石在
街角静静站立。

回程的公交上，我给妻子发了
条消息：今天没白走。她回了个问
号。我想了想，没有解释。一个从不
制造浪漫的人，在一个不起眼的老
场镇，被一位不知姓名的乡村教师
带了一段路，她临走还惦记着我该
坐茶馆的哪张椅子；在酱园厂又被
一位守着手机和酱缸的姑娘领着
转了一阵，看了一回被她的镜头拍
进推文里的日头；最后被四千年前
的一块石斧硌了一下心。这些相
遇，总是来不及留地址。好在酱油
店的地址是留得下的。我找出家里
那只空瓶，洗净，晾在窗台上，等下
一场秋阳。

到家后我翻了地方志，终于查
到那位姑娘没说清的那句话。老辈
人给这座场镇起名“和盛”，取的是
四个字：和融盛隆。一群普通人对一
片土地最朴素的期许，不过如此。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为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持续丰富基层各族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深化鲁喀文化交流，打通公
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
鲁喀文艺志愿联合惠民演出走进
新疆疏勒县红色演艺中心，为各
族群众送上一场温情满满的文化
盛宴。

本次演出依托鲁喀山海协作
文化联动平台，集结两地文艺志
愿服务骨干力量，坚持以文惠民、
以文润心。演出紧贴基层群众文
化需求，融合山东、喀什两地特色
文化元素，用鲜活生动的艺术形
式搭建沟通桥梁，推动优质公共
文化资源下沉基层、直达群众。

观众帕提麦·努尔艾合麦提激
动地说：“今天的节目十分精彩，每
一位上台表演的哥哥姐姐和叔叔

阿姨都很厉害。他们在台上认真表
演，自信大方，动作整齐，热情洋
溢。看完这次表演，我非常佩服大
家。我知道精彩的节目背后都是大
家辛苦排练、坚持努力的结果。今
后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勇敢展示自
己，不怕吃苦、踏实工作，努力成为
更加自信优秀的人。”

观众曾家艳说：“非常感谢鲁
喀两地的文艺工作者带来的精彩
表演，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
宴。一个个节目展现了齐鲁大地
的风采，优美的歌声、动人的舞姿
拉近了两地人民的心。祝愿鲁喀
友谊长存，也希望以后能够看到
更多这样精彩的节目。”

现场暖意融融、掌声不断，是
文艺浸润人心的生动体现。这场
跨越山海的文艺相聚，以艺术为

纽带搭建鲁喀文化互动桥梁，各
族群众在共赏文艺节目中增进了
解、凝聚共识，在潜移默化的文化
熏陶中厚植同心同向、守望相助
的深厚情谊。

著名唢呐演奏家王彬林表
示，特别荣幸也特别温暖，能参加
此次鲁喀文艺志愿联合惠民演
出，把文艺表演送到乡村百姓身
边。“近距离地看到大家的笑容，
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也是文艺志

愿最珍贵的价值。”
此次鲁喀文艺志愿联合惠民

演出，是两地深化文化交流的有
益实践，也是疏勒县推进乡村文
化振兴、完善基层公共文化供给
的务实举措。下一步，鲁喀两地将
持续深化文艺联动协作，策划推
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文
化活动，以文艺赋能乡村振兴，以
文化凝聚民心，持续绘就鲁喀同
心、共促发展的美好画卷。

一把菁扇，经纬之间藏着百年手艺；
一缕灯芯草，指尖编织盐都烟火。在四川
省自贡市沿滩区黄市镇，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黄市草编技艺代代传承，经过守
艺人创新打磨，现已形成“菁扇”“黄市”
“菁貜”三大品牌矩阵，“菁扇”从农家副
业变身特色文创产品，让老手艺焕发新
生，走出沿滩、远销海内外。
走进黄市草编非遗工坊，空气中飘

着灯芯草独有的清香。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郭桃正和村民围坐在一起，演示
“捡二压二”编织技法。分拣、晾晒、染色、

起底、编织、收边……一把菁扇全靠手
工，一根细软的灯芯草在手中反复穿插
缠绕，疏密有致，慢慢成型。

黄市草编最早以灯芯草草帽为主，
曾是当地群众重要的增收门路。随着时
代变迁，传统草帽市场萎缩，这门手艺一
度濒临失传。第四代传承人郭桃返乡深
耕，在母亲、第三代传承人陈德书的带领
下，守正创新，在传统圆扇基础上，研发
扇形菁扇，改良编织工艺，把熊猫、太阳
神鸟、盐文化等本土元素融入扇面设计。
其中，菁扇太阳神鸟款荣获天府文创入

围奖，菁扇六角星熊猫竹子款斩获天府
文创产品铜奖；菁扇品牌还在 2023年拿
下四川省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铜奖。天然
质朴的草扇由此变成兼具实用性、观赏
性的文创好物，拿下数百项专利与版权。
“菁扇不只是纳凉的扇子，更是带着

沿滩印记的文化礼品。”郭桃介绍，菁扇
凭借原创设计与手工温度，兼具实用价
值与收藏属性，接连收获行业认可。

10月 31日，在农产品国家品牌推
介暨“天府粮仓”品牌之夜活动中，第十
二届四川农博会深受欢迎农产品及品牌
名单正式发布，草帽菁扇成功入围深受
欢迎农产品名单。依托电商平台，菁扇连
同草编包、草编灯罩等系列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出口海外，带动周边上千名村民
居家灵活就业，实现家门口增收。

一根小草，织就大产业。近年来，沿
滩区持续做好非遗保护传承文章，深挖
本土非遗资源，搭建工坊、培训、销售平
台，推动非遗和文旅、电商深度融合，让
藏在乡间的老技艺活起来、火起来。小小
的菁扇，既是沿滩非遗传承的生动缩影，
也是黄市镇以特色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
鲜活实践。

下一步，沿滩区将持续扶持黄市草
编产业，丰富菁扇文创品类，拓宽展示展
销渠道，讲好沿滩非遗故事，让更多人认
识菁扇、爱上菁扇，让传统手艺在新时代
持续绽放光彩。

无恙 有诗
刘友洪

□钟子彦黄黎本报记者王建武文 /图

□孜外尔古丽本报记者王建武文 /图

文艺搭起连心桥
鲁喀携手，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老手艺焕新生
自贡市沿滩区黄市草编，从农家副业变身特色文创产品


